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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保护的扎龙范本
本报记者 沈 慧

山东冠县打造

“零排放”产业集群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王学广

本版编辑 来 洁

“为何片片白云/为她落泪/为

何阵阵风儿/为她诉说/还有一群

丹 顶 鹤/轻 轻 地/轻 轻 地/飞 过

⋯⋯”这首歌吟唱的是“中国第一

位驯鹤姑娘”徐秀娟。20多年前，

在扎龙湿地，经她饲养的幼鹤成

活率达到100%。后来，为寻找一

只飞失的白天鹅，徐秀娟不幸溺

水身亡。

同样是在这里，10多年前，一

场大火延续了十几日，将整个湿

地的芦苇连根燃烧，险些摧毁湿

地的生态系统。

如今，这片曾经上演过“美丽”

与“哀伤”的湿地现状如何？近日

记者跟随中国气象局的“绿镜头”

活动走进扎龙湿地，一探究竟。

“这些用于室内装修的环保无污染的纸面石膏板，
是用脱硫石膏和磷石膏等工业废渣，经过煅烧、磨料、
冷却、混合等一系列加工而成的。”在山东冠县泰山石
膏板厂生产车间，技术员赵承刚指着一摞摞洁白的石
膏板向记者介绍，“我们企业‘吞’黑‘吐’白，电厂的脱
硫石膏工业废渣及鲁西化工公司的磷石膏废渣是这里
的生产原料。在一年‘吃’掉脱硫石膏废渣 45 万吨的
同时，还纳废吐‘金’，一年能‘吐’出 3.5 亿元的销售收
入，每年还可以节约堆存占地 112亩。”

在距离泰山石膏板厂仅有百米之遥的国电聊城生
物质发电有限公司，循环利用的好戏在同时上演。一
台 15MW 纯凝式汽轮发电机组一小时发电 1.5 万千
瓦时，而发电的原材料是从周边地区收集来的树枝、树
叶、树皮和秸秆等垃圾，企业每年消耗此类垃圾在 20
万吨以上，产生的灰渣又可生产复合肥。

金属板材加工是冠县的主导产业，为解决在镀锌
板、彩涂板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酸、锌渣
等危险废物，冠县围绕循环产业链条积极引进相关项
目，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在园区，众多企业在镀锌生
产线上产生的有毒锌渣，密封运送到专门的锌渣处理
企业，经过专业流水线处理，生产出来的氧化锌粉末成
为制作轮胎的优质添加剂，在市场上供不应求。经过
多企业的产业链配合，这些废酸、废水、废气等，都被上
游企业重新循环利用，形成了一个生态化的零排放产
业集群。

在冠县工业园，有一家总投资达 10 亿元的企业却
难觅踪迹。原来，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全部在其他
企业的屋顶上。冠县工业园内厂房屋顶面积达近百万
平方米，这些原本毫无用处的屋顶被世界 500 强企业
大唐集团看中，投资 10 亿元建设了总规模达 20 兆瓦
的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利用闲置屋顶铺设多晶硅电
池板，不仅保障了企业用电、降低了生产成本，每年还
可减少碳排放 2万余吨。

生态走廊

在扎龙湿地采访期间，欣喜于其生态

功能逐渐恢复、当地政府湿地保护力度逐

渐加强、居民湿地保护意识逐渐提高的同

时，记者也为另一组数据甚感担忧。

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显示，近

10年间，全国湿地面积同口径减少339.63万

公顷，其中自然湿地面积减少 337.62 万公

顷。此外，河流、湖泊湿地沼泽化，河流湿地

转为人工库塘等情况也很突出。

不仅是“量”的问题，湿地保护还面临

“质”的挑战。国家林业局的有关数据显

示，如果将我国湿地生态状况按照好、中、

差三个档次进行简单分类，评级为差的湿

地占湿地总面积的 32%。

毫无疑问，我国湿地保护任重道远。

如何避免湿地变“失地”？湿地保护立法迫

在眉睫。目前我国三大生态系统中除湿地

外，森林和海洋均有专门立法，法律之缺成

为我国湿地保护的短板。

正如业内观察人士所言，去年起施行

的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规定》，对于

林业部门之外的其他部门缺乏有效约束

力，而且这项规定中并未对改变湿地用途

等做法列出具体罚金等处罚方式，这对于

破坏湿地者缺乏法律震慑力。因此当务之

急，要尽快制定出台湿地保护条例，明确湿

地保护职责权限、管理程序和行为准则，并

对破坏湿地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做到湿地

保护“有法可依”。

保护湿地还需进一步健全生态补偿机

制。如今在很多湿地保护区内，由于历史

原因，湿地内还生活着为数众多的原住居

民，健全湿地生态补偿机制是平衡两者利

益的有效途径，但执行起来还面临重重困

难。比如，如何确定田里的粮食是否被水

鸟吃了，吃了多少，该赔多少？又如，补偿

资金从何而来，中央财政拨款还是横向转

移支付？这些问题都需进一步探讨。

当然，保护湿地更离不开公众的参

与。“同呼吸共命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建设美丽中国还需你我的共同行动。

别让湿地成“失地”
□ 舒 云

初秋的一天，重庆南川区的头渡镇柏
枝村，村民李元声在自己经营的“农家乐”
里忙着为前来避暑的游客张罗饭菜。“随
着金佛山名气越来越响，我们的生意也越
来越红火，旅游旺季的时候，每天要接待
50 名左右的游客，一天毛收入接近 500
元。”李元声笑着告诉记者，像他这样依托
金佛山景区发展“农家乐”致富的村民还
有很多。

南川金佛山是重庆市的生态屏障，也

是“生态旅游名片”。这里总面积 1300 平
方公里，平均海拔超过 2000米，森林覆盖
率达 95%。今年 6 月，金佛山作为中国南
方喀斯特第二期成功入列世界自然遗产名
录，加上此前成功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
区，金佛山成了全国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

“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和“世界自然遗产
地”两项荣誉的风景区。

一边按照国家5A级旅游景区标准开发
建设，一边按照世界遗产公约加强保护和管
理，南川用了2年的时间在同一地点成功完
成了“创5A”和“申世遗”两项相对矛盾的创
建工作，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开发的双赢。今
年1至7月，金佛山旅游人次同比增长87%。

“生态保护与开发必须并重!”南川区
区长曹清尧在多个场合表述着同一个观
点：“金佛山申遗成功既是南川区的荣耀
也是责任，在利用自然和享受自然的同时
更应注重保护自然、回馈自然，才能使经
济发展与自然保护达成和谐。”据了解，为

了更好地促进地方经济和生态保护协调
发展，南川区正在准备对金佛山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范围进行调整，调整后保护区
总面积将增加 106 公顷，核心区面积将增
加 2595 公顷，同时禁止在保护区内搞房
地产开发。

南川区地处重庆南部，既是重庆“城
市发展新区”，也是未来工业化与城镇化
的主战场。对于南川而言，推进新型工业
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当前城市转型发
展的第一要务。同时，由于金佛山是重庆
重要的生态屏障，南川区也必须做好生态
资源的保护性开发与利用。“从生态保护
的角度，我们正以金佛山世界遗产地为核
心，划分不同等级、类型保护区，明确相应
的保护管制措施和发展政策的要求。从
开发建设的角度，我们一方面不断优化完
善金佛山景区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把景
区开发与乡村旅游结合起来，发展休闲旅
游业和生态观光农业，让沿线 40 万老百

姓受益；另一方面，通过生态文明的建设
推进城市、工业、农业全方位的转型。”曹
清尧说。

青山绿水中趟出金山银山来。近年
来，南川区委、区政府在金佛山景区周边，
打造“风景游览型、生态休闲型、花果观赏
型、农家园林型”等特色风情乡村旅游，发
展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娱农家乐、享
农家福、购农家物”为主要内容的农家乐
建设。目前，全区已围绕城区至兴隆、大
观、黎香湖，城区至金佛山西坡、神龙峡，
城区至金佛山北坡 3 条主要旅游环线，办
起农家乐 300 余家，年接待旅游人数已超
过 100 万人次，综合收入已超过 2 亿元。
南川的生态优势已开始逐步转化成经济
优势，带动了百姓致富。全区农民人均年
纯收入 2013 年达到 9384 元，比 2010 年
增长 57.9%。

左上图 游客在导游的带领下步行

在金佛山绝壁栈道上。 孙远鹏摄

生态保护与开发并举

重庆南川变生态优势为经济优势
本报记者 冉瑞成 吴陆牧

人鸟争食，一直是扎龙湿地绕不开
的话题。

扎龙湿地是我国北方同纬度地区中
保留最完整、最原始、最开阔的湿地生态
系统，同时也是许多跨国飞行鸟类的重
要迁徙通道。由于历史原因，湿地核心
区内同时生活着 5000 多名以割苇草、
打鱼、种田为生的村民。

“人多了，鸟就害怕。现在是拖拉机
种地，‘咣咣’响，动静大；可不比以前牛
和马拉车耕地，一声不吱！”15 年前从核
心区搬出来的扎龙村村民徐民占说。

不仅是动静大。人多了，人鸟争地、
人鸟争食的矛盾自然也愈加突出。王文
峰告诉记者，50 年来，核心区内人口增
长了 10 倍，对湿地资源的依赖性不断加
大，丹顶鹤等珍禽的生存环境和食物来
源逐渐受到威胁，“一些水鸟甚至因经不
起人类侵扰弃巢而走”。

这一威胁在 2005年又一次“集中爆
发”。3 月的一天，因核心区居民放火烧
荒，距离保护区管理局 30 余里外的克钦
湖突起大火。

尽管大火很快被扑灭，丹顶鹤成功
躲过一劫，但人鸟矛盾已迫在眉睫。“地
方就这么大，人和鸟再去争的话，不像
话。但故土难离，谁也不愿背井离乡
啊。”徐民占坦言。

问题的确棘手。一边是繁殖地鸟类
对人类活动强烈排斥，一边是原住居民
要生存，困局如何破解？“人退鸟进”是唯
一解决方案。经政府部门测算，扎龙湿
地核心区的生态搬迁计划涉及齐齐哈尔
市和大庆市 13 个自然屯 1528 户居民，
预计总投资 1.63 亿元，其中中央投资
9818万元、地方配套资金 6545万元。

为了扎龙湿地的鸟，人们要举家搬
迁，看似代价大，但搬出来后发现是另

一片天地。“以前湿地水美草肥，靠着它
吃穿不愁，但近年来随着人口增多再靠
湿地吃饭越来越难。”徐民占说，搬出核
心区后，交通方便了、信息通畅了，收入
也增加了。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保
护区内优先为外迁居民提供绿化、开电
瓶车等工作岗位，每年收入二、三万元，
再加上割芦苇纯收入二、三万元，手头
比以前宽绰多了！”

如今，在扎龙湿地，像徐民占一样主
动搬出核心区的村民越来越多。“过去村
民常常捡鸟蛋吃，现在大家都知道要保
护湿地保护鸟了。”徐民占说。

扎龙保护区科研监测中心主任逄世
良给记者讲了个故事。前些年，科研人
员出去搞野生动物调查，看到一位农民
抱着一只受伤的天鹅。一个有钱人说：

“听说天鹅肉味道不错，我给 2000 块
钱，买了！”“不行，天鹅是受保护的，我要
把它交回管理部门。”农民回答时一点不
含糊。

记者了解到，目前生态搬迁项目已
正式启动，安置核心区居民的楼房已经
进入征地阶段，预计第一批核心区居民
会在明年冬季搬迁出来。

扎龙湿地，位于黑龙江省西部的松
嫩平原，占地面积 21 万公顷。蒙古语
中，“扎龙”意为饲养牛羊的圈。

雨后，驱车前往扎龙自然保护区，眼
前的景色美得如同仙境：水里，芦苇随风
摇曳；头顶，飘荡着大朵的云团；空中，丹
顶鹤不时吟喔盘旋⋯⋯

“湿地好不好，水鸟是一个关键因
素。”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副局长王文峰告诉记者。统计显示，
保护区内现在生活着 400只左右的野生
丹顶鹤，占到全世界现存数量的五分之
一；另有白枕鸥、蓑羽鹤、白鹤、白头鹤、
灰鹤等鸟类共计 296 种，其中国家重点
保护鸟类 35种。

扎龙湿地能够“活”了过来，离不开

补水工程。长期以来，扎龙湿地靠乌裕
尔河、双阳河的间歇性泛滥补给水源。
然而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湿地降
水量与蒸发量一度“入不敷出”。2001
年的一场大火更是给其致命一击，直接
影响到丹顶鹤等珍禽的栖息繁衍。

湿地也能发生火灾？“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缺水，当时扎龙湿地 700 平方公里
的核心区只剩 130 平方公里有水，很多
地方甚至可以行车。”王文峰回忆道。

威胁不只来自火灾。根据 2003 年
的一份人民政协提案，由于湿地缺水严
重，如若不及时补水约 10 亿立方米，扎
龙湿地在不久的将来有消失的危险。

如何破解湿地“干渴”困局，保护丹
顶鹤的生存环境？补水是治本之策。据

统计，2002 年至 2003 年春季到初夏，黑
龙江省向扎龙湿地补水 4.2亿立方米。

水，是湿地的血液，有了水，一切生
命才有了生机。4.2亿立方米的水，使扎
龙湿地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恢复，
2003 年湿地丹顶鹤种群比 2001 年扩大
了近一倍。随后这一长效补水机制正式
确立，每年为扎龙平均补水 2.5 亿立方
米，目前已累计补水 19.52亿立方米。

超常付出换来喜人成果。目前扎龙
自然保护区已基本告别干渴，生物多样
性在慢慢恢复。“扎龙湿地补水后，水环
境大大改善，丹顶鹤等珍禽繁殖的种群
数量、繁殖个体数量均有所增加，幼雏死
亡现象减少。”扎龙管理局鹤类繁育中心
副主任高忠燕说。

与此同时，湿地调节气候、降解污染
的功能也更加突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
市气象局总工程师孙砳石研究发现，近
年来随着扎龙湿地逐渐恢复，湿地周边
雷雨天气增多，极端气温呈递减趋势，这
表明湿地调节环境的能力在增强。

补水，帮湿地找回“生命力”

移民，恢复湿地“纯生态”

地处黄土高原核心干旱区的宁夏彭阳县，组建了

一支 100 多人的造林队，长年负责植树造林。如今，当

地森林覆盖率从 30 年前的 3%大幅提升到了 27%。图

为彭阳县林业局造林队职工，正在古城镇杨河村黄土

高坡上挖掘“鱼鳞坑”，准备种下树苗。

本报记者 黄俊毅摄

据新华社电 我国东北最大污水处理工程——长
春北郊污水处理厂将于今年年底通水。按照设计，这
项工程生活污水处理能力达每日 78 万吨，长春污水处
理率将翻番至 80%，设计污水处理排放水质为国内最
高排放标准一级 A。

该污水处理厂为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和松花
江流域治理规划项目之一，建成后对改善伊通河和
松花江水质具有重要意义。工程主要采用生物处
理加沉淀过滤消毒工艺，污水处理采用目前国内最
先 进 的 生 物 A2O 改 良 处 理 技 术 ，最 终 汇 入 松 花
江。处理后的污水能满足工业用水需求，也可用于
城市绿化和农业灌溉，既可重复利用水资源，减轻对河
流的污染，又可置换出大量优质的水源，可缓解长春市
缺水的局面。

宁夏彭阳森林覆盖率大幅提高

东北最大污水处理工程年底通水

近日，北京西城区月坛街道联合环保公益组织“绿

色啄木鸟”举办了“绿色交换空间”主题活动，邀请居民

将家里不需要的物品或旧物拿到指定场所进行交换，

同时还可对旧物进行改造和二次利用，从而实现家庭

节能减排。图为志愿人员在展示用废旧牛奶袋制作的

工艺品。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交换废旧物品 促进家庭减排

目前，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生活着400只左右的野生丹顶鹤，占全世界现存数量的五分之一。 本报记者 沈 慧摄


